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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民民乐乐，，领领略略齐齐鲁鲁文文化化特特色色
《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28日奏响

大众文艺讲堂

张荫松畅谈

民间舞蹈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山东秧歌是山东的民俗艺术，风
格多种多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鼓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
阳秧歌”，并称为“山东三大秧
歌”或“山东三大民间舞蹈”。在
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省民间舞专家张荫松看
来，秧歌就是“山东人的街
舞”，他希望民间舞蹈能在
民间开花结果。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省
图书馆、省广播电视台公共
频道承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

座“大众文艺讲堂”5月17日（周
六）9：30在省图书馆报告厅推出
第八讲，张荫松将畅谈“广场舞和
山东民间舞蹈”。今年70岁的张荫
松曾任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副主
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团委员，现任
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还
是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导师，中
央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解放军艺
术学院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他多年来致力于山
东民间舞蹈研究，创作了近百个
舞蹈节目，获国家政府最高奖5

个，银奖4个，并多次担任全国级
别舞蹈大赛、山东省重大文艺演
出活动的策划、创作、评审等。

萧迹做客

“鲁班名士讲堂”

本报讯 (记者 霍晓蕙） 5

月13日，作家萧迹做客山东城市
建设职业学院“鲁班名士讲堂”做
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仁信
义”的现代意义》的讲座。

萧迹，1968年生于济南，现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
签约作家、西安市百名骨干艺术
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网上杀手》、

《团委书记》、《宣传处长》，散文集
《请珍惜在一起的日子》等400多
万字的作品。其中，《团委书记》先
后荣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八届全国铁路文学奖。

在13日的讲座上，萧迹围绕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的“仁
信义”，分别讲述了它们对现代人
在人格塑造、管理团队等方面的
作用。

本报讯（记者 邱祎） 5
月28日晚，山东民族乐团将在
山东剧院上演大型民族音乐
会《 我 们 是 黄 河 ，我 们 是 泰
山》。演奏曲目以当代经典新
作为主，展现民族音乐发展的
新风貌。音乐会特别邀请上海
民族乐团团长兼艺术总监王
甫建担任指挥，一同呈现大型
民族管弦乐的恢宏乐章。

王甫建是中央音乐学院指

挥系教授，也是学院中国青年民
族乐团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
1985年便指挥青年民族乐团率
先推出民族音乐现代作品音乐
会，首开民族乐队演奏现代作品
之先河，对民族音乐的现代发展
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王甫建曾
与山东民族乐团合作过多次，默
契之余更显亲切。

山东民族乐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本场音乐会的曲目

安排极具心思，上半场开场将
全新演绎传统民间乐曲《加咕
咚》，激情震撼。极具地方色彩
与音乐风格的板胡乐曲《花梆
子》与著名的京胡乐曲《夜深
沉》，韵味十足。此外，琵琶协奏
曲《春秋》也非常精彩。下半场的
曲目设计更加呈现出山东音乐
的风格特色与齐鲁文化的深厚
积淀，以民族管弦乐的形式重新
演绎的《沂蒙山颂》、民族器乐联

奏《山东影视音乐》、民族管弦乐
《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都
能引发观众共鸣。

组建于1958年的山东民族
乐团，五十多年来已形成鲜明
的艺术风格，合奏、协奏、齐
奏、重奏、独奏、吹打乐等演出
形式丰富多样，受到中外观众
的广泛赞誉。

购票热线：4000099566、
0531-86119109、81281191

适应审查？迎合市场？

电电影影纷纷纷纷改改名名为为哪哪般般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电影临阵改名，

为利益，也有无奈

在各种利益驱使或者无奈
理由之下，很多电影都会在上映
之前临阵改名。这些“利益”和

“理由”有很多种。第一种是为了
票房，让片名更加商业化，比如

《双J计划》改名为《功夫之王》，
不仅树立了中国大片在国际上
的威望，还能令国内观众的大片
虚荣心得以满足。

第二种是为避免片名相撞，
《守望者：罪恶迷途》原名《守望
者》，后为了与美国电影《守望
者》区分开，无奈之下在片名后
加上“罪恶迷途”四个字。

第三种是为了贴合当地文
化背景，这一点从最近新片《人
间·小团圆》就能看出，该片在香
港片名为《香港仔》，考虑到原片
名无法令内地观众产生共鸣，遂
改名为《人间·小团圆》。

第四种是“审查改名”，这属
于无奈因素。韩国电影《超速绯
闻》引进中国后改名为《非常主
播》；《黑帮暴徒》在中国上映更名
为《救赎》，这种片名风格的明显
转化，较多体现了审查因素。为适
应内地审查制度，郭富城主演的

《杀人犯》改名为《罪与罚》，彭氏
兄弟的《冢爱》改名为《错爱》。

华语电影的改片名风潮，目
前仍旧在持续，比如宁浩刚刚完
成的新片《玩命邂逅》，改名为

《心花路放》，更多地体现了“在
路上”的公路片感觉。年初上映

的《工体爱情故事》则改名为《谁
说我们不会爱》。

惊悚片易名，

或为避“鬼神之说”

2014年惊悚大片“三驾马
车”的《盗墓笔记》《鬼吹灯》《朝
内81号》，目前《鬼吹灯》《朝内81
号》已分别改名为《寻龙诀》和

《京城81号》。
《寻龙诀》的改名原因，或许

是因为原片名的“鬼神之说”，可
能带来的封建迷信思想。该片日
前的发布会上，导演乌尔善对于
为什么该片名字不叫《鬼吹灯》
的回答是，“鬼吹灯这三个字，你
懂的。”不过从新片名“商业大片
+东方韵味”的结合，也可看出
片方的煞费苦心。

至于《朝内81号》改为《京城
81号》，记者从该片项目负责人处
了解到片方的“三种考虑”。首先，

《京城81号》取材自“朝内81号”流
传已久的民间故事，但取材现实，
高于现实；其次，电影在原故事基
础上，增添了不少具有东方特色
的元素，比如前世今生、还魂、冥
婚、地宫、化蝶等；第三，该片有原
址故事，更将北京八大胡同风貌
搬上银幕，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展
现了老京城的民国风情，改名为

《京城81号》格局更大。
其实，在上述“三种考虑”之

外，应该也有片方不愿明说的
“鬼神之说”，所谓“朝内81号”传
说，指的是北京朝阳门内大街81
号之“鬼宅”传说，改名为《京城
81号》，虚化了具体的指向性和
“鬼神之说”。

5月13日，由吴镇宇、林心如领衔主演的东方惊悚悬疑电影《朝内81号》，毫无征兆地宣布
改名为《京城81号》。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前几日根据小说《鬼吹灯》改编的电影，却改名为“鬼
吹灯”之《寻龙诀》。两部投资上亿的惊悚大片接连改名，到底有何隐情？

《京城
81号》吴镇
宇剧照。

《京
城81号》中，
林心如饰演
八大胡同名
妓陆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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